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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示的“殊方共享——

丝绸之路国家博物馆文物精品展”中，蒙古国国

家博物馆的展品丰富多样，有公元元年前后匈奴

时期的青铜制品，有 6 至 8 世纪突厥汗国时期的

波斯萨珊王朝银币，有 8 至 9 世纪回鹘汗国的神

兽纹泥塑……生动展示了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文

化大交汇。

古代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先人以游牧民族为

主，流动性强，文化多元，兴衰倏忽，给历史留下

不少谜团。近些年，随着中蒙考古合作等文化交

流走深走实，史书所载信息对应的实地、实物不

断映入眼帘，有力促进了对蒙古高原游牧文明

史、东西方文化交流图谱的深入认知。

发现“茏城”所在

匈奴，是中国史书中频频出现的强大“外

族”。《史记》《汉书》《后汉书》专辟有“匈奴列传”

“南匈奴列传”等章节，记录下汉王朝与匈奴之间

波澜壮阔的历史。张骞、班固、霍去病、王昭君等

耳熟能详的传奇人物莫不与匈奴有关。

历史长河中，来去如风的匈奴部落给人们留

下太多谜团。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匈奴人的统

治中心何在？

2018 年 9 月，中国与蒙古国联合考古队发布

消息：在蒙古国中部地区发现疑似“茏城”遗址。

“茏城”，是史书中匈奴的祭祀之地。《史记·
匈奴列传》记载：“五月，（匈奴人）大会茏城，祭其

先、天地、鬼神。”

联合考古队由中国内蒙古博物院与蒙古国

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考古人员组成。他们在

对蒙古国后杭爱省匈奴时期的和日门塔拉“三连

城”遗址进行第五次发掘时，发现了大型祭祀建

筑台基和巨大的柱洞遗迹，中心区西南侧还环绕

有 4座小型建筑台基。

中方领队陈永志表示，中蒙考古队在“三连

城”的一系列发现，对于研究匈奴的政治结构、

社会形态、宗教礼仪制度和汉匈关系史具有重要

意义。

他认为，“三连城”为非定居生活类城址，也

不具备军事防御功能，更像是具有特殊功能的遗

址。此次发现祭祀性建筑台基和祭祀品遗迹，似

可印证史籍有关漠北匈奴人在“茏城”举行大祭

的记载。

解码摩崖石刻

中蒙学者合作的另一重大成果，是确认蒙古

国中戈壁省德勒格尔杭爱县一处摩崖石刻为东

汉班固所作《封燕然山铭》。这是研究匈奴历史

的标志性实物。

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校长拉哈巴苏荣告诉

记者，这处汉字摩崖石刻早在上世纪 90年代就被

发现了。据传，当地牧民在岩石下避雨，发现雨

水冲刷过的石壁显露出密密麻麻的符号。当地

学者得知后几度探究，但一直未能释读。2017

年，应成吉思汗大学邀请，中国内蒙古大学教授

齐木德道尔吉等学者前往实地考察。

经现场辨识、认读、抄录和制作拓片后，中蒙考

察队成功解读了摩崖石刻260多个汉字中的220个。

两国学者意识到他们有了一个惊人发现。

拉哈巴苏荣说，经严密论证后确认，该石刻

就是中国东汉永元元年（公元 89年）班固所作《封

燕然山铭》。

探寻丝路印记

13 世纪，蒙古人建立了横亘欧亚大陆的帝

国，草原丝绸之路愈加兴盛。也因此，长期以

来，蒙古高原吸引着日本、德国、俄罗斯等多国

考古工作者前来探寻、复原古丝绸之路的文明

印记。

作为中蒙考古合作的“拓荒者”，陈永志说，

200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蒙古国国家博

物馆首次达成合作意向，开启中蒙联合考古先

河。近 16年来，由陈永志主要负责的联合考古队

取得多个重要成果。除“三连城”外，考古队还在

蒙古国后杭爱省确认了回鹘汗国时期的可汗陵

寝和贵族墓园，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

近年，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河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等机构也牵手蒙古国同行，围绕中原

文 明 与 草 原 文 明 的 交 融 碰 撞 展 开 多 项 合 作 。

2018 年，中国人民大学与蒙方展开“‘一带一路’

视野下的漠北草原考古”合作项目，已经在匈奴、

鲜卑等早期游牧民族的迁徙和文化交融方面取

得部分成果。

历史上，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通过丝绸之路

与周边其他民族建立了广泛联系。通过这些年

的合作，中蒙学者对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互动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清晰地勾勒出草原丝绸之

路的历史路径，为世界文明交流提供了更多生动

的历史细节。 （据新华社）

对话草原文明 解码历史谜团

烟波浩渺的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丰水时的水域达四

千余平方公里。如果从空中俯瞰，整个湖泊像一只昂首的孔雀，屹

立在赣东北平原之上。江西境内的赣江、信江、修河、抚河、饶河等

几大河流，分别像孔雀的足部和羽翼，从不同方向汇入孔雀的“躯

干”中，再经过长长的“脖颈”和“头部”注入长江。

在其北部湖区，有一片令当地渔民和过往船只都感到心惊的

神秘三角地带，人称老爷庙水域，该水域位于鄱阳湖区的江西都昌

县，南起松门山，北至星子县城，全长24公里，处在孔雀“躯干”与

“脖颈”的连接处。这片水域被称为中国的“百慕大三角洲”和“东

方百慕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年“五一”假期，31 岁的陈林峰回到鄱阳

湖老家“祭湖”，这是他在上海打工 10 年来，每

年都要做的“功课”。

陈林峰的老家在都昌县三汊港镇，这个

千 年 古 镇 紧 挨 着 鄱 阳 湖 ，由 小 渔 村 发 展 而

来。在陈林峰儿时的记忆里，每年春末夏初

汛期到来时，父亲陈水生都要带着他，开着自

家 20 吨的机帆船行驶一个多小时，到老爷庙

去焚香烧纸。那时的场景十分壮观，老爷庙

前的水面上布满大大小小的船只，到处是鞭

炮声和鱼儿们争食祭品溅落的水花声。陈林

峰说，那时家里很穷，他很不理解父亲为什么

要把宰好的鸡鸭猪羊往水里扔，父亲说那是

因为湖里住着“水神”和“水怪”。他自称是

水神或水怪的见证者。

据陈水生描述，那是 1991 年的 5 月 7 日下

午三时许，雨后初晴、风平浪静，他驾着装满煤

炭的机帆船途经老爷庙水域落星墩上游两公里

处时，船体突然剧烈晃动起来，水面瞬间变得波

涛汹涌、巨浪滔天，船只像一只无头苍蝇在几百

米的范围内摇来荡去，隆起的煤堆被巨浪削的

七零八落，绝望的陈水生死死地抱住舵盘，闭上

眼睛朝着老爷庙的方向默默祷告着……也不知

过了多久，周边的喧嚣声平静了下来，他睁开

眼，船只又行驶在平静的湖面上，像什么都没有

发生过一样。

陈水生的遭遇，在他这一辈乃至前辈的船

工和渔民口中，谁都可以说上几段，其中不乏

神乎其神的描绘和千百年流传的传说，也有好

事者将其与同处北纬 30°的魔鬼三角百慕大

联系在一起，归之于“东方百慕大”神秘的超

常现象。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据不完全统计，仅上世

纪 60年代以来，在鄱阳湖老爷庙水域发生的沉

船事故便多达百起，不少船工和渔民因此葬身

湖底。

老船工的遭遇见证“东方百慕大”？

鄱阳湖横跨江西九江、南昌、上饶等地，其

中 70%的水域在九江市境内，湖中老爷庙水域

中的吉山、松门山两岛横立，将鄱阳湖分为南北

两部分。从地理上看，鄱阳湖地势大多处于平

原丘陵地带，在与长江交汇处，兀然耸立着襟江

带湖的庐山。

江西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胡菊芳对科技

日报记者说，独特的地理地貌对鄱阳湖的气候

影响很大，近年来都昌县的蒋公岭和星子县（现

庐山市）的大岭等地先后建起了大型风电站，就

得益于环鄱阳湖丰富的风力资源。胡菊芳介

绍，以靠近老爷庙的庐山市为例，据 1961 年至

2016 年数据统计，该市全年风速为 17.2 米/秒

的 8 级以上大风天数达 31.4 天，远远高于其他

地区，2009年 7月 10日曾经创下了风速 31.5米/

秒的 10级以上大风纪录，对行船构成的威胁不

言而喻。

江西省生态气象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许彬从“微环境”的角度，对老爷庙水域一带

的气候气象变化进行了阐述。她说，位于老爷

庙西北部的庐山山脉和东南部的松门山等岛

屿互为屏障，冬季的冷空气南下、春季的强对

流天气和夏季的雷电暴风雨都会在老爷庙水

域形成狭管风涌，好比城市里两幢楼宇间的穿

堂风，即使在平常气候里，老爷庙一带的狭管

作用也比较明显，船行其中，如果遇上转瞬而

至的大风，加上水流的影响，出现事故的概率

还是比较大的。

大风突至对行船构成威胁？

鄱阳湖是长江流域的一个过水性、吞吐

型、季节性的重要湖泊，其枯水与丰水面积相

差 10 倍，即便是枯水季节，湖面收缩了十分之

九，老爷庙水域仍然有着平均 9 米的水深，对

赖水而居的水族生物而言，这里无疑是它们的

天堂。鄱阳湖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就覆盖了

这片水域。

江西省科学院生物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戴年

华长期致力于生态、动物和水产资源的研究。

1985 年他曾经参加了鄱阳湖第一次综合科学

考察，之后几十年间无数次往返鄱阳湖，对湖中

水族生物了然于胸，同时也听闻了不少老爷庙

沉船的故事。他十分认同是狭流效应和大风气

候等因素导致了行船事故，同时从专业角度指

出，也不排除部分事故是大型水族生物“打劫”

和“挑衅”的结果。

戴年华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老爷庙水域的

水产资源十分丰富，每年都有渔民捕捞起几十

斤乃至上百斤的大鱼，早些年偷捕江豚的事也

时有发生，这些庞然大物发起脾气来，掀翻一些

舢板船、乌篷船也不是什么难事，“滥捕滥杀滥

采（沙），直接威胁着水族生物的生存环境，也间

接影响到人类自身安危，这是一种生态效应。”

戴年华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进入 21 世纪以来，

被形容为“东方百慕大”的老爷庙水域已经鲜

有沉船事故发生，有关专家将之归结于 3 方面

原因，一是水上交通运输量明显减少，二是船

体质量今非昔比，三是气象气候预报手段的及

时和普及，这也反证了事故的自然属性而非神

怪的传闻。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大自然留给人

类的谜题还有很多很多，或许利用现代科学手

段会揭开越来越多的谜底。

水族生物导致行船事故？

本报记者 寇 勇

势必造成一种“狭流效应”，其流速逐步加快到

1.5 米—20 米/秒以上，而所谓老爷庙的“鬼门

关”，正处于流速最快的区域，这就无形中增加

了行船的风险。

舒畅分析，除了“狭流效应”，老爷庙水域

水文情况十分复杂，从汇入鄱阳湖的几大河

流流向来看，其中修河与赣江主航道（北支）

并未注入孔雀“躯干”，而是绕过“躯干”直接

从“脖颈”处注入，从地图上看，其注入的方

向与“躯干”水流形成了一定的夹角，两股水

流在老爷庙水域汇聚时，势必由于方向的作

用而形成旋流，“如果遇上洪峰，狭流与旋流

产 生 的 浪 潮 ，与 钱 塘 江 大 潮 相 比 也 毫 不 逊

色。”舒畅说。

走近走近““中国百慕大中国百慕大””诡异沉船事件诡异沉船事件

野 生 动 物 摄 影 师

Vadim Balakin 在 位 于 英

格兰北部的设德兰群岛，

捕捉到一组罕见又让人

叹为观止的座头鲸围捕

场面。画面中，座头鲸群

在吐泡泡的同时围绕一群浮游生物和小鱼游动，在海面上几乎画出一

个同心圆。而随着圆圈半径收窄，猎物被周围的气泡牢牢“网住”，最后

座头鲸再浮出水面在换气的同时大快朵颐。Vadim 兴奋地表示，能捕

捉到这一瞬间真是太难得了。

叹为观止
座头鲸设“陷阱”捕鱼

近日，人们在日本和歌

山县那智胜浦町森林中，发

现了一种“绿光蘑菇”。

这种绿光蘑菇在黑暗

中会发出绿色光芒，如梦如

幻，因而获称“森林精灵”。

每年雨季，绿光蘑菇在倒地的树木上生长，顶部直径可长至 2厘米。由

于其生长过程中会发生一种涉及荧光素的化学反应，因而可发出绿光。

森林精灵
日本现“绿光蘑菇”

近日，新加坡出现大

雨天气，南部地区更是出

现了犹如“蛟龙吸水”的

水 龙 卷 ，持 续 时 间 达 20

分钟。

根据专家介绍，水龙

卷是一种短暂的天气现象，偶尔出现在新加坡的沿海水域，通常在到达

海岸后迅速消散。水龙卷的寿命从几分钟到半小时不等。它们通常在

阵雨开始前，在温暖的沿海水域上空形成。

蛟龙吸水
新加坡现巨型水龙卷

偌大的鄱阳湖为什么船只只在老爷庙沉

没？难道这湖底真有传说中的水神、水怪吗？

江西省渔政局（鄱阳湖管理局）原局长、推

广研究员舒畅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介

绍，老爷庙水域最宽处 15 公里，最窄处 3 公里，

其宽处连接鄱阳湖的南湖，即孔雀的“躯干”部

分，这里湖面开阔，落差较小，平均水速在 0.3

米/秒，当南湖的水向北流动时，水道陡然变窄，

狭流与旋流增加行船风险？

秘境追踪

近 日 在 英 国 东 洛 锡

安，一只黑色的切维奥特

母羊产下了一对雌性双

胞胎羊羔。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这对双胞胎羊羔竟然拥

有截然不同的毛色——一只是白羊羔而另一只是黑羊羔。图为小羊羔

们和妈妈在公园里玩耍。

十分罕见
双胞胎小羊一黑一白


